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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不泥古，创新不离根”

河北梆子唱腔属板腔体，传统戏的唱词多用规
整的七字句或十字句，配合慢板、二六板、流水板、
尖板、导板等固定板式，但现代戏为塑造人物往往
打破字数限制，于是剧本形制的改变使得唱腔必须
改变。

《远去的白马》中，主人公赵秀英有一段唱词：
“我盼与你两不拆、两不离、两相从、两相守、横穿炮
火越烽烟。”一句话长达二十余字，传统板式根本无
法直接套用。为此，唱腔设计李石条、曲同成使用了
新的作曲手法。

“这一句可能没有那么浓的传统味道，但仍然是
河北梆子风格，否则改得再好听也不行。”曲同成说，
接下来的七字句唱词又回到传统板式，使全剧仍保
持较为鲜明的剧种唱腔特色。

全剧的唱腔设计，正是遵
循“守正不泥古，创新不离

根”的原则。所谓守正、
不离根，就是保留河
北梆子高亢激越、慷
慨悲壮的剧种气质
和核心板式；所谓创
新、不泥古，就是不
机械照搬传统过门
和腔调，而根据戏剧
情境、人物情绪作适
应性调整。

赵秀英在洞房焦
急等待爱人到来，传统

的“梆子穗”过门与人物此时
忐忑又羞涩的心境不符；赵秀英射杀战马为战士
充饥，传统的程式化“导板”过门与人物内心复杂
撕裂的情感并不完全契合……面对这样的新旧冲
突，两位唱腔设计在保留传统板式的基础上，从全
剧主题音乐中提取素材重新编写了过门。

“这样的改变，更加符合戏剧情境和人物情绪，
听起来又新颖，但河北梆子唱腔的根基还在。”曲同
成说。

舞台上，当武生化身白马，以甩发、拂尘、斗篷完
成“人马共生”的意象表达；当红色绸缎从凤冠霞帔
中脱胎，成为外化人物情感的程式支点；当二十余字
的长腔打破传统板式，又在下一句回归七字句的韵
律——这些看似破格的尝试，恰恰是对剧种基因最
深情的守护。

“对于有着两百年历史的河北梆子而言，现代戏
不是对传统的背离，而是对传统的激活。”王洪玲说，
戏曲现代戏的守正创新，从来不是一道非此即彼的
选择题，而是一场在传统与时代之间寻找平衡点的
漫长跋涉，《远去的白马》就力求在这条路上做一次
扎实迈进。

（新华社）

“一个时代应该
有一个时代的作品”

河北梆子正式形成于清道光
年间，由流入北京的秦腔、山西梆
子与河北地区方言、民间音乐相
结合，目前主要流行于河北、北
京、天津及山东、东北的部分地
区，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河北梆子《远去的白马》改编
自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
一工程”获奖的同名长篇小说，主
要讲述胶东女子赵秀英“错嫁”骑
白马的战士后投身革命、支前参
战，将对爱人的情感执念转化为
坚定的革命信念，在烽火岁月中
完成从普通女性到支前英雄精神
蜕变的故事。

从《人民英雄纪念碑》中纪念
碑浮雕背后的无名石匠，到《密
云十姐妹》中密云水库建设中的
普通劳动妇女，再到《远去的白
马》中的支前民兵队长，北京市
河北梆子剧团近年来连续推出
三部现代戏，因聚焦普通人受到
业内关注。

“他们或许没有在历史上留
下光辉的印记，却用自己的人生、
血肉之躯托举起一段段历史的丰
碑。”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党总支
书记、团长王洪玲说，这三部作品
虽然题材不同、人物各异，但都有
一条清晰主线——人民是历史的
创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作为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
王洪玲说，河北梆子包容性很强，
声腔大开大合，时而高亢激越，时
而低回婉转，既适合演传统戏，又
适合演现代戏。

“《王宝钏》《穆桂英挂帅》等
传统戏要传承，但一个时代应该
有一个时代的作品。”王洪玲说，
这三部现代戏中，主人公的骨子
里凝结着中国人对家庭、故土、祖
国的深沉眷恋，这份精神力量支
撑着他们在面临“大家”与“小家”
的取舍中选择了家国大义。

著名作家、中央文史研究馆
馆员王蒙认为，《远去的白马》将
历史的轰鸣与庄严、战斗的英雄
主义与流血牺牲尽数呈现，是一
部久违的动人的戏曲现代戏。

“扎根在传统中寻找新的程式”

“白马”，作为河北梆子《远去的白马》的核心舞
台意象，象征主人公赵秀英的青春、理想与革命精
神。如何将其呈现在舞台上，是主创面临的一大难
题。

导演安凤英说，传统戏曲舞台上往往以一条马
鞭指代马，而话剧舞台上或用人偶结合，或用人来
模仿，但这些都不足以表现本剧中马的象征意味。

最终，她还是从戏曲传统中找到了答案——以
武生应工，身着改良靠式白色斗篷，头戴加长的白
色甩发，手拿放大的白色拂尘，完成了“人马共生”、
虚实相间的呈现。

“一身白色装扮，甩发一甩，拂尘一挥，斗篷一
抖，动感就出来了，同时也能充分展现戏曲的程式
化表演技巧。”安凤英说，“在似与不似之间，这仍然
是大写意的戏曲美学。”

戏曲植根于农耕文明，其表演程
式也大多在农耕生活的基础上提
炼，并反映其时的生活和审美
趣味。但随着中国进入工业
化、信息化社会，戏曲如何利
用程式反映现实生活，一直
是关乎现代戏发展乃至戏
曲守正创新的重要课题。

安凤英表示，传统戏
中，演员进行程式化表演，既
可以利用水袖、手绢、团扇、
折扇等丰富道具，也可以只用
双手就能玩出花来，但现代戏
就受到很大限制。

面对这样的挑战，主创从传统戏
中人物的凤冠霞帔寻得灵感，用一件红色绸
缎作为程式化表演的重要支点——赵秀英既可以
像水袖一样将其抛出去、收回来，也可以通过甩动、
缠绕来外化人物内心缠绵与不舍的情感。

“它既来自传统，又服务于现代题材，既为演员
提供了程式化表演的物理支点，又将人物情感外化
为可视的舞台语言。”安凤英说，“扎根在传统中寻
找新的程式和新的意象，这才是现代戏守正创新的
路径。”

从从《《远去的白马远去的白马》》
看戏曲现代戏如何守正创新看戏曲现代戏如何守正创新

当传统程式遭遇现代题材，
当古老声腔面对当下审美，戏曲
如何在不失根脉的前提下实现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对于这一关乎剧种存续与活
力的追问，北京市河北梆子剧团
的新作《远去的白马》，在守正与
创新的辩证统一中，为戏曲现代
戏的发展作出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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